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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树是名贵的常绿乔木，实名“柳杉”
俗称“天树”。叶如毛针、一丝丝一簇簇油
绿苍翠，可与松柏、杉木同宗并类。柽树
历经风雨傲霜，枝叶苍劲依旧挺拔，成为
高山区各村落的风景林和风水树。

柽树在下祝山十分常见，基本上各个
村落都能够看见柽树的存在，并且棵数、
树龄各有不同。下祝山树龄最长的柽树，
应该就是后峰村水头殿旁边的那两棵古
柽树。据县古木考察立牌记载，这两棵古
柽树约有五百多年，它并立于岭的两旁，
其岭名为“柽树岭”。

这两棵古柽树枝叶纵横交错，相互依
偎在一起，犹如伉俪，让人仿佛能够感受
到两树百年的深情。目测过去，这两棵古
柽树，最大的一棵周长大约有二米多，需
要两个成年人环抱才能够勉强够得住。
在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风雨侵袭了古柽
树的根部，在接通地面处腐烂出来了一个
大窟窿，成为树头洞，小孩可进去在洞中
坐着打牌，而今用泥土堆砌，成为了古柽
树的根基。古柽树历经悠久岁月，为下祝
山增添风采，造下奇趣景观，让人们游览
之时能够发现其独特风光。例如：清代下
祝乡就有位秀才名叫林文言，饱览柽树风
情，吟出“绿竹临风朝殿拜，苍柽蔽日掩宫
遮”的传世佳句，成为许多文人雅士了解
下祝的文学资料，也为下祝文旅宣传积累
了历史底蕴……

除了后峰村水头殿旁边的那两棵古
柽树，杉树剧场后方山谷，亦有两棵柽树
并立相望、情同伴侣。每当和风吹拂之
下，两棵柽树便枝叶带笑、脉脉含情、遥相
呼应。但是，一次暴雨之下，其中一棵柽
树被雷劈枯，导致夙愿未偿。

下祝山除了百年的古柽树，近年来也
种植了许多柽树苗。例如：在翁头山附近
的公路旁就种植了许许多多的柽树，一排
排宛若庄严肃立的威武卫士，散发着神圣
不可侵犯的姿态。每当微风吹拂时，柽树
翠绿的枝叶便开始轻轻晃动，好像在向过
路的人们招手致敬，欢迎大家来到下祝。
从柽树公路蜿蜒而下便是后岭村，村中拱
桥头溪旁有三棵古柽，约有三百多年历
史，耸立在桥边，宛若翠玉屏障。为了构
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富有才智的村民出
谋献策——利用古柽枝叶繁花如同仙伞，
遮日挡风来做纳凉，将其设计成为老年人
休闲逗趣的中心场所，用钢筋水泥在柽树
旁构建一张混凝土结构的靠背长椅，人们
茶余饭后便可以在此消遣闲聊、休憩游
玩、说古谈今，享受大自然与人文和谐共
生的无穷乐趣，便犹如诗文中所曰：“眼看
潭中鱼读月，耳听树上鸟谈天”。

古柽景胜殊奇，溪边村水尾杉玲珑，
溪畔有几棵古柽犹如座座翠塔，一条古道
横穿而过，映入眼帘情景盎然，尤其夏夜
溪月相映、绿树碧波、萤火闪烁、蛙声喧
闹，打破夜间的寂寞，柽树下溪中有块巨
石，高约丈余尺，人称“蛤蟆石”，放眼注视
逼真活灵活现，仿佛要从水中跃起昂首，
仰望着柽树上的天鹅，富有想象，令人十
分震惊。

下祝山的柽树，点缀了村容村貌，让
人们感受到下祝的美丽，陶醉在大自然的
风光之中；下祝山的柽树，也在这个与时
俱进的时代为乡村振兴增添多一分的独
特风采，成为下祝人们心中最为难忘的家
乡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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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院士家乡后垅村，不远处便是
后垅中心小学。校门口“厚龙中心小
学”金色大字系吴孟超院士题写。跨进
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栋教学楼分
列“东海徐氏支祠”左右两边比肩而立，
别具一格的校园建筑风格，勾起人们对
校园历史的好奇心。

东海徐氏支祠（又称厚龙徐氏祠
堂），始建于 1919 年，由新加坡爱国华
侨领袖徐季钧独资兴建。徐季钧，闽清
二都厚龙村人。1858年生，禀赋聪慧，
21岁中秀才。时值清末，朝廷腐败，宫
闱亲贵，权阉势戚用事，贿赂公行，于是
他遂绝科名，立志救国。应聘福州仓前
山鹤龄英华书院任教八年，教绩显著，
林森、林觉民、蔡松坡均受业于先生门
下。1893 年应聘新加坡《叻报》《天都
新报》《槟城日报》为总编辑，携眷南
任。时英法美诸列强，企图瓜分中国，
时捏词毁我国誉，他操报界之权威，挥
神笔，扫妖雾，宣真理，针锋相对地揭
露侵略者的险恶用心，得到了海外华
侨的拥戴。1907年，他首倡创立新加坡
福州公会，他被选为首任会长。1909
年，新加坡福州商会成立，他又被选为
商会会长。

他身居海外，心怀祖国。1904年回
国，大力支持家乡创办昙溪学校。1910
年再度回国，对黄乃裳开发“新福州”表
示赞许。是年秋，他带族弟徐振南一家
南迁诗巫从医。他时刻关注国内的历
史变革，受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
四运动新思想的熏陶，他倡导“救国难、
启民智、重教育”的新思想。1918年，三
度回国为筹建祠堂学校而奔波。1919
年，汇回贰仟银元，委托族弟徐端（章
甫）总理筹建祠堂，破建祠堂之禁锢，创
学校式祠堂之先河。

祠堂采用欧洲拱卷特征的建筑风
格，正面红砖垒砌八柱七拱比肩而立，
左右两边走廊通耳亦为红砖拱卷贯通，
后侧为土墙的砖、土、木结构二层楼。
面宽20m，进深17m，八间教室，中间上
下大厅为小礼堂，前拱廊右边和厅后侧
双扶梯两通道。前操场、后厨房、左花
坛、右厕所，四周以围墙环抱围合，占地
约两千多平方米。祠堂竣工即办厚龙
私塾，招收全村各姓子女入学。

1935年徐季钧病重，他嘱托马来西
亚爱国华侨徐振南要不遗余力地办好
祠堂学校。是年，徐振南回国捐资壹仟
银元，将祠堂的门窗，地面修葺一新，并
与时任昙溪小学校长的徐端商议，将厚
龙私塾创办为厚龙明善初小。（1936年
徐季钧病逝，其子遵其嘱，跨国千里扶
柩，荣归故土。）

1936年，徐端辞去昙溪校长，携眷
住进祠堂厚龙明善初小，他视校如家，
义务主持校务并兼教师。徐振南回南
洋后在诗巫组织成立“厚龙明善学校董
事会”筹集办学资金汇回。1937年秋，
报请闽清县国民政府批准“私立厚龙明
善初小”正式开办。招收全村各姓子女
入学。1942年，日本侵占南洋（诗巫），
侨汇中断。徐端坚持义务教学，从而感

动了乡中父老，纷纷捐款捐物支持办
学。厚龙明善初小从开办至 1950 年，
长期得到徐氏爱国华侨鼎立资助和徐
端的努力主理，为厚龙村培养了一代又
一代莘莘学子。1951年闽清县人民政
府接收，更名为后垅初小。1969年升格
为“完小”，更名为后垅小学。

1987年7月，因住校教师用电不慎
失火，祠堂烧毁，只留正面红砖拱墙。
为弘扬徐氏先贤重教爱国爱乡之精神，
不求索赔，徐氏爱国华侨又慷慨解囊捐
资原址重建混凝土砖混结构三层楼。
1992年7月，祠堂教学楼竣工即交后垅
小学使用至今。

祠堂兴建至今百余年，从厚龙私
塾、私立厚龙明善初小、后垅初小、后垅
小学、后垅中心小学的变迁，厚龙徐氏
祠堂始终是后垅村唯一办学场所，故村
民习惯称厚龙徐氏祠堂为学堂。近年
国家对教育的加大投入，在厚龙徐氏祠
堂边建起了新的教学楼，故有文章开头
的“别具一格的校园建筑风格”那一幕。

2017年，厚龙徐氏又耗巨资修葺，
祠堂面貌焕然一新。一层大厅中央巨
幅石刻：毛泽东 1937 年在延安写给徐
特立老先生 60 岁生日的《贺信》，左右
墙壁上辅以由云龙乡中心小学主办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宣传
画展”。

后垅中心小学的校史，映衬出旧时
后垅村经济的落后文化的匮乏及办学
的艰辛，更折射出一代又一代海外华侨
的爱国爱乡情怀，是校园红色教育的宝
贵素材。

百 年 祠 堂 学 校
○ 黄永健

梅城印记，浮头街历史文化街区，如
同一把古老的钥匙，开启了我们通往闽
清历史的大门。踏在古老的石板路上，
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那曾
经的繁华与落寞。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砖瓦，都
诉说着闽清的故事。浮头街的市井繁
华，安民巷的静谧悠闲，城墘路的古色古
香，都让人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年代。商
贩的吆喝声、古琴的悠扬声、孩子们的欢
笑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历史的交
响曲。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传统手工艺人
的精湛技艺，可以感受到那份对生活的
热爱和执着。这里的古建筑，每一座都
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一座都是一个历史
的见证者。

梅城印记，它是闽清的根，是闽清的
魂。它让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找到了
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根源。它是
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责任。让我们
一起保护这份珍贵的记忆，让它在我们
的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梅城印记，一步一景，古街古巷间，
历史之轮仿佛悄然转动。脚踏卵石花
基，目睹夯土木构，耳畔似乎传来了明清
时期的繁华喧嚣。穿越时光隧道，进入
民国时代，外廊、拱券、青砖、灰缝，犹如
一曲古老乐章，低吟在这片土地上。

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建筑，都是一本
翻开的历史书，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走

在这片土地上，仿佛能听见古人的喧哗声，看见那岁月的痕迹。梅
城印记，它是梅城人的记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让我
们在这片古韵之中，寻找那丢失的时光，感受那份悠久的历史情怀。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历史风貌建筑在闽清这片土地上静静
地矗立，它们不仅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丰富的文化内涵。走进省级文保单位文庙，感受千年文脉的传承；
县级文物点牧师楼、温厝里、水门遗址和县署遗址，每一处都诉说着
闽清人的故事，流淌着他们的记忆与情感。

毓麟宫、吴氏宗祠、许氏贤祠等特色建筑，仿佛是一部部立体的
历史长卷。毓麟宫的辉煌雄姿，吴氏宗祠的古朴典雅，许氏贤祠的
庄重肃穆，无不展示了闽清历史文化的魅力和活力。它们是闽清人
的骄傲，也是我们传承历史与文化的生动教材。

在闽清，这些历史风貌建筑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
来。它们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驻足，感受那份厚重的历史沉淀和
无法割舍的文化情感。让我们一同用心去感受、去品味这些历史风
貌建筑带给我们的美好与感动，一起走进闽清的历史长河，感受这
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梅城印记，闽清历史文化的缩影。这里，岁月沉淀，岁月凝固，
见证了闽清的发展变迁。漫步于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仿佛
穿越时空，重温闽清的点点滴滴。这里的古街小巷，石板路、木质门
楣，闽清历史的痕迹清晰可见。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
闽清人的情感记忆。

这里，多元文化融合，闽清状元文化、礼乐文化的沉淀之处。古
街两旁的店铺林立，琳琅满目的传统手工艺品、地道的闽清小吃，让
人流连忘返。而礼乐文化更是渗透在街区的每个角落，传统建筑风
格、民俗活动，都体现了闽清人对礼乐的崇尚与追求。

在这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梅城印记成为闽清历史文化的瑰宝。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巷一街，都诉说着闽清的历史与文化。漫步其
中，仿佛置身于闽清历史的长河之中，感受着那悠久的历史与独特
的文化魅力。

当我们踏足这片闽清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映入眼帘的是古色古
香的建筑，它们历经风霜，见证着岁月的流转。每一块青石板、每一
面墙壁，都诉说着一段古老的故事。我们在此欣赏的不仅是美丽的
古建筑，更是领略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岁月的沉淀，更是一种对历史
的敬畏之情。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闽清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也感受
到了这座城市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艰辛。

梅城印记，是我们共同的根和魂。它是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也
是对未来的期望。让我们带着对历史的敬意和对文化的热爱，去探
索、去发现、去感受这片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独特魅力。

同时，我们更应该以实际行动为闽清的历史文化建设贡献自己
的力量，让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得以传承和发扬。让我们用心灵去
感受闽清的美丽与魅力，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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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艳阳天，
环宇炎黄心欢妍。
家国兴隆福祉绵，
中华儿女舞蹁跹。

中 秋 节
○ 苏诗章

悬崖巧挂美人镜，
映日流辉万道光。
曩昔神仙何处去，
快旋盛世照新妆。

咏白岩山美人镜
○ 苏诗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乏优秀作家。留美的
林语堂、梁实秋；留日的周树人、郁达夫等，都
为文坛留下佳作。那些未曾留洋者，包括被讥
为“土得掉渣”的赵树理、擅写流浪汉小说的艾
芜以及“荷花淀派”盟主孙犁，同样取得引人瞩
目的成绩。愚见以为，无论“海龟”抑或“土
鳖”，前人著述，无一不是可感可触可传承的财
富，累积成我们的文化家产。他们犹如群星熠
熠天穹，璀璨了中国文学的夜空。

中秋夜，珠江口灯火通明，一派太平盛世
景象。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惦念事，
结在深深肠。珠江明月，照见世间繁华，也照亮
我的故乡。神魂遐想中，仿佛故乡明月，正破窗
入屋，助我怀人，予我慰藉。

一、芦苇深处诗如许
昔日“新感觉派”和“海派”作品，满纸墨

镜、爵士乐、霓虹灯。夜店门口，“叮当”着人力
车，踉跄着醉意醺醺的旗袍女，读之令人目眩。
时下某些畅销书，高来深去，玄之又玄，但得翻
揭两页便知结局，让阅者失去深入了解的兴
趣。孙犁却不一样——我们读其文，敬其人，掩
卷心生前往白洋淀一探究竟的冲动。喜欢《荷
花淀》的读者，应有类似感受。

孙犁著述等身。读其作品，彷佛迎面吹来
故乡的风，故乡河道的波澜随风荡漾。又好比
闹市中劈出一方文学净土，“吟咏之间，吐纳珠
玉之声”，教人畅想乐意与青年交往的鲁迅，与
读者娓娓对谈的巴金。

巴金晚年著作《随想录》《再思录》，是理解
和认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文
本，被誉为良知真声。

孙犁主持报纸副刊，读者时见率性之文、时
闻博雅之音，可谓幸运之至。孙犁去世后，非亲
非故非笔墨之交的农人怀抱流淌着露珠的荷花
到场凭吊。从维熙在《荷香深处祭文魂》中对孙
犁其人其文作了形象又不失深度的论定：一直
没有为官之心、也没有做过官的孙犁，虽然没发
表过人格宣言，但他的书，他的小说，他的散文，
他的文学短论，都在平淡之中，深藏着一个文人
灵魂的巍高。

孙犁擅长以小见大描写生活。他以质朴优

美、简练明快的文字记录时代风云，展现时代风
云画卷。《白洋淀纪事》清新柔美，恰似一曲水乡
牧歌。孙犁小说写来不枝不蔓，无论人物感情
的叙写，还是作者感情的抒发，都与事物、景物、
人物融合无间。从认知层面看，蛋糕与狼牙棒、
火箭与酸菜鱼皆无关联。孙犁将关联不大的战
事部署与苇席编织共冶一炉——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女人的手指震动了
一下，像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
在嘴里吮了一下。这里，战争文学常见的突突
枪声置换为夫妻密语。前方战事吃紧，后方依
然是丈夫话别、妻子走神，夫妻相对默然。这默
然、走神、低语并不削弱战争戏码，反而增强了
可预期的战斗的激烈与残酷，孙作也因此令人
拍案叫绝。

描写战斗，孙犁“摈弃”烈火硝烟之类渲
染。他着力追求战争幕景中的诗情画意：“这女
人编着席，不久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
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她有时望望淀里，看着淀里也是一片银白的世
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
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白洋淀，月光如水，女人贤慧，芦苇荡里诗
意浓。孙犁借清风明月、湖水荷香，以及对丈夫
一往情深、对战事充满乐观的水生嫂们，创造出
诗意浓郁的作品，完成了战争作品的纯美绝唱。

二、滇缅道上意难平
在传统道德视野中，浪子或流浪汉常被视

为“洪水猛兽”。浪子行事不受道德习俗约束，
不务正业、游必无方；流浪汉则因经济困绝而乞
讨城乡、露宿街头。浪子放荡不羁，有家不归；

流浪汉居无定所，无家可归。反讽的是，描写此
类“浪人烂事”（或曰英雄末路，沦落江湖）的作
品如秦琼卖马、杨志卖刀等，从来不乏捧场者。
自称“天下第一滑头”的韦小宝以及“仪表天然
磊落”的燕青，也因为够骚够浪而俘虏了万千女
子的心。

《南行记》是艾芜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
作品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滇缅地界底层人民的
生活和异域民俗风情的书写，丰富了中国现代
文学的创作手法，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
领域。作为具有流浪汉小说特质蕴涵者，《南行
记》予读者惊喜、受同行推崇，成了中国现代文
学园地的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

流浪汉小说兴起于十六世纪中叶的欧洲，
是一个倡导描写城市草根阶层生活的文学流
派。书中主人公大多出身贫寒，心地善良，富同
情心，但为社会大染缸腐蚀，最终堕落为偷讹拐
骗之徒。作品多以底层百姓视角，观察分析社
会，反映现实生活。描写主人公多蹇命运，鞭挞
社会不公，表达反抗精神。小说语言简洁、文风
幽默，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与魅力。

《南行记》收录人生哲学的一课、山峡中等
八篇小说，是作者在滇缅地界漂泊经历的文学
呈现。因不甘“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
似地消散”，作者“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
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
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作者以第
—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形式描写底层劳动者、流
浪汉、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挖掘他们
身上的高尚品德，对“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
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也多有着墨。

彷佛一道小说的画卷屏风，《南行记》中的
每篇作品都能独立成章，八篇合拢浑然一体。
捧之读之，生活质感和时代感裹挟着异域风情
顿时澎湃而来。贩卖烟土的汉子、深山客店的
老板、行署洋官、翻译师爷、寺院僧侣、摊档小
贩、黄包车夫、店小二、叫花子以及“我”——一
位“文能写字武能挖土”、“零售劳力贩卖脑力”
的落魄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即便未
出场的不知尊号的寺庙神明，也似乎趁风雨飘
摇之际，在远处灯火人家那一声两声的犬吠声
中颤颤而来，抚“我”创伤，祛“我”凄然。

艾芜早期的流浪生涯和充满浪漫色彩的小
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笔下塑造的野老鸭、
小黑牛、鬼冬哥、老江等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人物长廊中独具魅力的存在。艾芜小说被译
成英、俄、德、法、日本、朝鲜等文字，深受国外读
者喜爱。根据《南行记》改编的影视作品更是叫
好叫座，大火大旺。

《南行记》以浓郁的异域情调和绮丽的滇缅
风光为背景，写尽一曲曲流离悲歌、一幕幕人间
悲剧，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情感共鸣。巴金
认为“艾芜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鲁迅赞
之曰“中国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各类文
学史著述也对艾芜小说的成就与贡献给予高度
评价。读惯了满纸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明抛
媚眼暗送秋波的言情小说，若有余暇，不妨读读

“凄风苦雨”般的流浪汉小说；当我们陶醉于文
学世界中的湘西田园牧歌、流连于文学世界中
的浙东农事人事，似乎也可以把阅读的目光投
向滇缅地界、投向流浪汉小说。

“当我在南国天野里漂泊的时候，没饭吃、
便做工；得了流汗换来的工钱，就又向一个充满
新鲜情调的陌生地方走去。”这是小说在《茅草
地》的破题之句。在《山峡中》里，艾芜写道：桥
头的神祠，破败而荒凉的，显然已给人类忘记
了，遗弃了，孤零零地躺着，只有山风江水流送
着它的余年。

这充满流浪气息的文学世界，是如此的美
不胜收。

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中 秋 驿 语
○ 刘景松





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刀霞山秋色 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郑 新 润 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


